






































































































ARTISTIC RESPONSES IN POST-BUBBLE JAPAN
文／李麑    图片／艾德里安·法维尔
Text∕LI Ni    Photo∕Adrian FAVELL
“随着婴儿潮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艺术家，可谓是生逢其时，注定是
人生赢家”，这是艾德里安·法维尔教授写在Before and After Superflat: A 










造后成为犬岛精炼所美术馆。（泉山朗土 摄，柳幸典及Miyake Fine Art 授权）
Aerial view of Inujima Art Project Seirensho (2008). Copper refinery site
conversion and museum conceived by Yanagi Yukinori with architect 
Sambuichi Hiroshi, Inujima island. Photo by Izumiyama Road. Courtesy of 
















社会？”(100 Ideas on Tomorrow’s Island: What can art do 




























Before and After Superflat??
A Short History 


















Momoshima kominkan (citizen's community centre), self-
help library shelf and blackboard of current population (330 
households, 545 persons total, Sept 2014)
建筑师朱利安·沃洛与日比野克彦的学生交谈，墙上贴满“明后日新闻社”印发的日报
Architect and writer Julian Worrall talking with Hibino's students at Asatte. 
Wall is covered with copies of the daily village newspaper they make
荒废的“百岛东映”影院，“百”的字牌早已遗失。百岛艺
术基地的其中一个项目就是旧百岛东映再生计划。
Old Toei cinema with the missing sign for momo, 
Momoshima village. The renewal plan of this 




确，艺术和文化可以创造经济价值。Charles Landry 和Richard 
Florida的理念早已行销全球，日本也同样如此，森大厦株式会社
（Mori Building Corporation）就用了这套概念在日本建了六本木
之丘，在东亚的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举动。”意大利理论家Matteo 
Pasquinelli眼中，“创意城市”的意涵是以“文化资本包装房地产
发展”，空间被迅速士绅化，创意城市风潮是一种不需要暴力外壳
的新剥削形式，但在横滨这样的城市，其实可以看到不同理念的交
汇，既有沿袭创意产业旨在驱动经济的项目，也有将艺术视为一种
社会“福利”。
艾德里安认为，无论是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还是濑户内海艺术
祭，都存在诸多争议，模糊性在于他们向政客和公众兜售的地区复
兴，都与旅游密不可分。“旅游不应该是最终的解决方案，简单来说，
游客不能替代真正的人口，人口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在一些地区发生
的情况是，老龄人口正在被游客‘驱逐’出去。但这并非长久之计。”
山野真悟（Yamano Shingo）的黄金町艺术市集则有所不同。
1945年美军在太平洋战争后，接手了横滨市港湾的民宅和土地，
黄金町与被接受地区仅隔一条河，这里逐渐成为红灯区和毒品贩
卖黑市。六七十年代，更成为东南亚各国非法移民的红灯区。黑泽
民的电影《天国与地狱》中，黄金町即是这样一个黑暗与绝望的世
界。2004年起横滨市推出创意城市政策（Creative Yokohama），
开始积极整顿横滨市的文化设施，黄金町被规划为“艺术与小区共
生”的试点区域，政府将原有的违章建筑拆除，暴力集团被赶出这
个区域，原本的色情场所被改造成艺术工作室和商铺。京浜急行电
（私立铁道公司）出资将铁道高架下的空间重新整顿，规划为艺术
活动空间，并由横滨市出面租借，租期长达十年。山野真悟出任这个
艺术改造社区计划的总监。艾德里安认为，“士绅化似乎不可避免，
但长期租借的方式可以让士绅化来得慢一点。”
有评论认为，重返乡野带来的艺术作品，侧重呈现与地方
的扣连，艺术家强烈的个人风格往往被磨平。“杀死作者”能否
真的带来社群的自我反思，这是一个问题。虽然越后妻有每一
届的参展及参观人数都在持续上升，但当地人口却在一直下降，
社区共同体崩坏和村落的消失似乎难以抗拒。艾德里安认为：
“对于西方国家或中国，没有人想过前方会有什么在等着我们，
增长之后是什么，繁荣之后又是什么。作为社会学家，很容易因
为这些项目的天真或是包裹其中的社会不平等而做出批判，但
其可贵之处在于，他们试图去创造新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
系，或许才是未来的起点。”不断衰颓的岛屿，能否真的通过公
共性艺术找到明日之道，还需要时间沉淀。
